22 但以理書：公綿羊與公山羊異象8:1~14
一、但以理書第八章的背景與結構分析
（一）異象發生的時間點與群體背景
如果將第八章的異象視為「準預言」（就是以預言形式書寫的歷史），那麼它發生的歷史背景，正好是「小角/面貌兇惡的君王」的惡行已完成，但預言中隨後承諾的扭轉與平反尚未發生的懸而未決時期。這暗示了這異象寫作於公元前167年聖殿被褻瀆之後，到公元前164年聖殿得以恢復之間的某個時間點。
（二）與第七章的文學聯繫與補充
第八章在文學上與第七章有雙重聯繫：
1. 時間順序： 它發生的時間點緊接在第七章之後，並且明確表示是對前一個異象的延伸。
2. 主題呼應： 它的日期特意設定在褻瀆者伯沙撒（第五章）統治時期，將安提阿古四世的瀆神行為跟這位巴比倫王的惡行聯繫起來。
第八章的作用是對第七章的「壓迫與審判」主題進行補充，尤其是在形勢惡化時，再次確認了第七章的應許。它與第七章的篇幅相似，結構也對應地分成兩部分：象徵性異象和解釋性異象。
（三）第八章的獨特性與重點轉移
第八章與第七章的對比凸顯了它的獨特焦點：
1. 集中於希臘時期： 它並沒有像其他章節一樣涵蓋從流亡到安提阿古四世時期的整體規劃，而是更集中地描寫希臘帝國時期。
2. 詳細描寫亞歷山大與繼承者： 在象徵性異象中，它特別關注亞歷山大大帝以及他的繼任者們。
3. 情感衝擊： 對安提阿古四世暴行更具體的描繪，傳達了一種更為強烈的震驚感；先知但以理對這個神蹟的反應，其驚駭程度是第七章中前所未有的。
4. 結構差異： 它缺少了神聖的審判場景，但包含了開啟解釋環節的天上對話。
5. 主題補充： 它將前幾章對「國度」的關注，輔以對「聖殿/聖所」的關注。
（四）希伯來文的迴歸與寫作特點
從第八章開始，文本重新使用希伯來文。雖然從希伯來文到亞蘭文的轉換（2:4a）具有明顯的修辭作用，但回歸希伯來文的目的並不那麼明確，可能跟第八到第十二章更側重於猶太人特定關切的主題有關。
1. 語法特徵： 這幾章的希伯來文風格較為獨特，在使用連續的 waw 聯詞和詞序上不太一致，並使用獨特的代詞方式，缺乏古典希伯來文的簡潔性。
2. 亞蘭文影響： 有些語法上的不尋常之處，被認為是受到亞蘭文的影響，或甚至是從亞蘭文翻譯過來的結果。這至少表明作者對亞蘭文非常熟悉。
（五）象徵異象的終結與後續章節的鋪墊
第八章是但以理書裡面最後一次出現具體的象徵性異象；之後的啟示將更多是口述而不是視覺化的，雖然仍然隱晦，但不再使用具體的動物符號。
1. 解釋的簡略： 第八章對它的象徵異象的解釋實際上並不詳細，這為後續章節的進一步闡述預留了空間。
2. 連接流亡主題： 這一章的時間背景（伯沙撒王統治）將它跟流亡時期持續多久的問題聯繫起來，而這個問題正是第九章的關注焦點。
3. 為最終啟示鋪路： 這一章的神蹟顯現和詳細的準預言，也為第十到第十二章更大規模的啟示奠定了基礎。

二、但以理書8:1~14經文解析
（一）8:1 這節經文主要是在確立時間順序與異象之間的關聯。
1. 異象的時間與結構連貫
經文刻意將新的異象定在一個特定的「第三年」，目的是與本書開頭的敘事方式保持一致性。作者也明確指出這次見聞發生在「先前那次異象之後」 。這種寫法確保了讀者將兩次神諭視為一個連貫的系列，維持了整部作品的完整性和邏輯性 。
2. 敘述的主觀性
在敘述中，「但以理」這個名字緊接著出現了「我」這個自稱 。這不僅明確了敘述的主體是但以理本人 ，也使敘述帶有強烈的個人化色彩，強化了讀者對這位見證者身分的認知。
（二）8:2 這節經文的重點在於確認異象的地點，並探討但以理是否親身在場，同時暗示了異象內容的時代背景。
1. 異象發生的地點：書珊城
這個異象被明確設定在書珊城，這座城是古代以攔地區的重要都市，後來成為波斯帝國的皇室所在地。經文強調這是《聖經》中常見的「堅固的城」的標準稱謂。此外，地點還提到了烏萊運河（Ulai），這是一條人造水道，用來確立具體的環境，就像先知以西結的異象發生在迦巴魯河邊一樣。
2. 親身或靈裡：爭議與論證
關於但以理是否真的肉身去了書珊，存在兩種看法：
(1) 親身在場：有人認為但以理身為巴比倫高官，實際出訪書珊是合情合理的。
(2) 靈裡轉移：現代大多數學者的觀點傾向於但以理是在異象中被「神靈轉移」到書珊的。這種觀點有《以西結書》中的先例支持，由於《但以理書》此處的寫法與《以西結書》有相似之處，故此種解釋更具可能性。
3. 預示未來：地點的關鍵意義
即使異象發生時巴比倫王仍在位，作者特意將地點選在未來波斯帝國的都城「書珊」，這是一個重要的線索。它預示讀者：儘管巴比倫當時掌權，但這個異象的核心內容是關於即將興起的波斯帝國。這體現了《但以理書》的一種寫作手法，即讓主角但以理「預先」看到在他那個時代之後很久才會發生的歷史事件。
（三）8:3 這節經文主要解讀了異象中出現的公綿羊所象徵的意義及它跟歷史背景的聯繫。
1.  公綿羊的代表性及其象徵源流
在《但以理書》的這個異象中，公綿羊明確代表了瑪代和波斯這兩個聯合的王國及它的君王。將動物用來指代國家或統治者，在古代近東是普遍的傳統（例如將以色列比作羊群）。雖然在埃及預言和猶太啟示文學）中，公綿羊也曾用來象徵其他君王，但《但以理書》第 20 節直接給出了權威的解釋，將它固定指代為波斯與瑪代。
2.  星象學的解釋跟爭議
有學者試圖將公綿羊與古代的星象地理學聯繫起來，認為公綿羊可能對應黃道十二宮中的白羊座，並藉此與波斯產生關聯。但是，由於這種星象知識的來源（特烏克爾）生活年代較晚，且無法確認這套「星象地理學」在《但以理書》寫作的時代是否已經流傳，因此這種將異象與星象直接掛鉤的解釋，它的可靠性是存疑的。
3.  兩角與王國的關係
這隻公綿羊有兩隻角，分別象徵著瑪代和波斯。其中第二隻角（代表波斯）不僅較長，而且是後續長出，這準確地反映了歷史事實：波斯雖後於瑪代，但卻是瑪代波斯帝國中更強大、統治時間更長的一方。將瑪代和波斯描繪成同一王國的兩個部分，跟但以理書中標準的「四國說」（將瑪代獨立計算）略有不同，這暗示這裏的文本可能借鑒或改編了更早期的預言材料。
4.  地點跟細節的連貫性
公綿羊被安排在但以理所在地的運河旁邊，這不僅確立了異象畫面的完整性，也再次利用「書珊」這個波斯首都所在地點，強化了預言主題指向波斯帝國的線索。
（四）8:4 這節經文在說明下述兩點：
1. 波斯帝國的擴張與統治
經文描述公綿羊（波斯帝國）的攻擊方向涵蓋四個方位，象徵其軍事擴張是全面且無遠弗屆的 。
2. 權勢的性質與頂峰
公綿羊的統治行為被形容為「隨心所欲」，這強調了波斯統治者的強勢、自大和專橫跋扈 。這種權勢的描述肯定了波斯帝國在軍事征服和政治影響力上達到了頂峰狀態 ，成為當時最強大的帝國之一 。
（五）8:5 這節經文的焦點轉向了第二個核心的預言象徵物—公山羊，描述了它的出現、速度及牠所代表的意義。
1. 公山羊的身份與觀察視角
在新的異象展開前，經文強調但以理正在仔細觀察和思考眼前的景象。隨後出現的公山羊來自西方，明確預示了希臘（馬其頓）王國的興起。公山羊本身代表希臘勢力，而其頭上的「顯著的大角」則具體指代亞歷山大大帝。
2. 征服的速度與獨角的重要性
公山羊的移動被描述為「腳不沾塵」，這是強烈的比喻，極其貼切地強調了亞歷山大東征時閃電般的、不可阻擋的軍事速度和勢頭。這隻單一且突出的大角，象徵著亞歷山大作為一位偉大君主無可比擬的個人影響力，將整個希臘王國的威勢集中在他一人身上。
（六）8:6~7 這兩節經文描述公山羊擊敗公綿羊的征服行為，並將牠與《但以理書》中其他強權的暴力行為進行了類比。
經文使用「觸倒在地（撞倒在地）」和「用腳踐踏」來形容公山羊（希臘/亞歷山大）對公綿羊（波斯）的勝利。這種描述不僅表示了軍事上的徹底擊敗，也暗示了勝利者行為的殘酷與無情。這場征服不僅是權力上的更迭，更是一種具有毀滅性的碾壓，將戰敗的王國完全踩在腳下。
（七）8:8 這節經文描述了公山羊（希臘帝國）的權勢達到頂峰後，核心領袖（大角）突然消亡，隨後帝國被繼任者瓜分的歷史事件。
1. 希臘帝國的發展與驟變
公山羊（希臘帝國）的力量持續擴大，表現出勢力的漸進式攀升，最終達到世俗權勢的頂峰。這種戲劇性的發展旨在為後續小角挑戰屬天權柄做鋪墊。然而，當帝國勢力達到頂峰時，其核心領袖——大角（指亞歷山大大帝）——卻突然折斷消亡，象徵著一個時代的驟然終結。
2. 帝國的分裂與歷史應驗
隨著大角的消失，在原處立即冒出了四隻新的角，這是一個明確的歷史預言。這四隻角精準地代表了亞歷山大的四位主要將領（例如托勒密和塞琉古），他們透過繼業者戰爭（Diadochi Wars），將龐大的帝國瓜分為四個主要的繼承國，形成了希臘化世界。
（八）8:9 這節經文介紹了異象中下一個主要的敵對勢力—小角，並明確指出了這個勢力在歷史上的關注點和主要攻擊目標。
經文引入了「小角」這個意象，這個形象雖然不是全新的（與第七章的象徵物相似），但它在第八章中具有特殊的意義。值得注意的是，第八章的預言直接從希臘帝國的分裂（四隻角）跳躍到了這個小角的崛起，略過了帝國分裂後數個希臘化繼承國之間複雜的歷史演變。這種跳躍表明作者的重點不在於完整的歷史敘事，而是直接聚焦於一個即將對猶太信仰造成巨大威脅的關鍵人物—即歷史上的安提阿古·伊比法尼。
（九）8:10 這一節經文在描述「安提阿古四世的極端傲慢與暴行」。
1. 權勢頂峰的狂妄：挑戰屬天權柄
經文描述安提阿古四世的勢力不斷增長，甚至狂妄自大到「高及天象」的程度，這象徵著他對屬天權柄的極度蔑視與挑戰。他所實施的暴行被比喻為「將天象和星宿拋落在地，用腳踐踏」，這暗示他的行為已超越了世俗層面，觸及了神聖的領域。
2. 「天象與星宿」的多重解讀
對於「天象」和「星宿」究竟指涉什麼，學者們主要有以下幾種觀點：
(1) 代表神的子民（選民）：
有人認為「天象」和「星宿」是同義詞，統指地上的猶太人。因為神的子民在神眼中如天上的星辰，有屬天的歸宿。因此，這句話直接描述了安提阿古四世對猶太人極其殘忍的迫害手段。
另一種綜合觀點認為，「天象」指神的選民，「星宿」指保護選民的天使天軍。因此，迫害猶太人，本質上就是挑戰神和祂的守護力量。
(2) 代表屬天的存在（天使天軍）：
最受多數學者認可的解釋是：「天象」和「星宿」直接指天上的天使或神的軍隊。由於「星宿」在古代常被人格化並成為敬拜對象，攻擊它們便代表著直接向神發起挑戰。
這種理解與《以賽亞書》中描述驕傲的巴比倫王最終墮落（通常被視為撒旦墮落的預表）的意象是相似的，也與《啟示錄》中大紅龍敵擋神的行為相呼應。這強調了安提阿古四世的暴行不僅是針對人類，更是向造物主的權威叫囂。
3. 暴行的實際例子與象徵意義
無論是哪種解釋，作者意在強調安提阿古四世的驕橫和對猶太人的殘酷迫害，例如他曾派將領在安息日突襲耶路撒冷，造成慘重傷亡並破壞城牆；他還在聖殿內設立異教神祇丟斯的神像。作者將這些令人髮指的惡行，提升到「將屬天的秩序和神聖的子民踐踏在地」的高度來描述，總結來說，迫害猶太人就等同於公然冒犯天上的神。
（十）8:11 這節經文深入描述了「小角」安提阿古四世的褻瀆行為的升級，從迫害猶太人轉向直接挑戰神和祂的敬拜制度。
1. 挑戰最高權威：「主軍隊的元帥」
安提阿古四世的傲慢行為從攻擊屬天存在（天象與星宿）進一步升級為公開挑戰「主軍隊的元帥」。儘管對於這位「元帥」的具體身份存在不同解讀（例如大祭司奧尼亞斯或天使長米迦勒），但由於經文將他與「常獻的祭」和「聖所」聯繫起來，因此多數學者認為「元帥」最終指的依然是上帝（耶和華）本人。這表明安提阿古四世的行為是直接針對神聖的統治權，是一種極端的叛逆。
2. 廢除敬拜的核心：「常獻的祭」
安提阿古四世的第二個核心暴行是「除掉常獻的祭」。這種「常獻的祭」（一天早晚各獻一次）是以色列人與神立約關係的日常標誌和核心崇拜儀式。安提阿古四世頒布法令禁止這些獻祭活動，並通過在聖殿的祭壇上設置異教神像或祭壇來強制執行。這種行動是對猶太信仰最直接、最嚴重的攻擊，目的在於徹底終止對耶和華神的公開崇拜。
3. 褻瀆聖潔之地：「他的聖所之處」
經文指出安提阿古四世的行動牽連到「他的聖所之處」（即上帝的居所）。值得注意的是，歷史記載安提阿古四世並未將整個聖殿建築拆毀，而是嚴重地褻瀆了核心區域。因此，「聖所之處」更可能指的是聖殿內的祭壇或用於敬拜的基座。通過在這些神聖的地方設立異教物品，他實際上玷污了上帝的地上居所，進一步證明他對猶太信仰和上帝主權的公然冒犯。
（十一）8:12 這一節經文在描述「惡行與懲罰：安提阿古四世的迫害」。
1.  迫害的根源：自招的懲罰
經文指出，猶太人遭受安提阿古四世的軍事攻擊和宗教迫害，根本原因在於他們自身的過錯或罪惡。這意味著上帝是允許這位暴君的軍隊（或祂的子民本身）和聖殿的獻祭制度被交給敵人處理，作為一種懲罰。
2. 暴行核心：終結崇拜儀式
安提阿古四世最惡劣的罪行是強行終止了猶太人在聖殿中每天對上帝的敬拜活動（「常獻的燔祭」）。他不僅中斷了宗教儀式，還以軍事力量威脅，對所有不服從他異教命令的人實施殘酷的屠殺。這一系列行動是對猶太信仰最直接的打擊，徹底激發了後來的馬喀比革命。
3. 踐踏信仰：真理被廢棄
這位暴君將「真理拋在地上」，這「真理」指的就是猶太人所遵從的摩西律法和所有神聖的道德及宗教準則。安提阿古四世的行為是公然且全面地否定猶太信仰的基礎。由於他「任意而行，處處得逞」，猶太人面臨極大的生命威脅和恐懼，生活在隨時可能被毀滅的恐慌之中。
（十二）8:13 這一節經文在說明下面幾點：
1. 天上對話：對苦難的疑問
當但以理面對安提阿古四世的極端惡行時，兩位天使進行了對話。其中一位天使代表受壓迫的猶太人發問：這種終止敬拜、褻瀆聖地的恐怖狀況，究竟還要持續多久？這個疑問既表達了對國家復興的渴望，也堅定地體現了「上帝掌權」的信念——祂必然會設定期限，限制邪惡的猖獗。
2. 暴君的定位與褻瀆極致
作者將安提阿古四世的行為視為最終「敵基督者」的預兆。他的失敗不只是一場歷史事件，而是象徵著世間罪惡的終結，並預示著上帝國度的降臨。他的核心罪過被稱為「毀壞的罪過」，因為他公然挑戰神權，用異教偶像和祭壇取代了聖殿中對上帝的敬拜位置，企圖模仿或等同於上帝的地位。
（十三）8:14 這一節經文在描述「迫害的時限與終結」。
1. 天使的承諾
面對但以理對苦難的疑問，天使給出了明確的時限：「到二千三百日，聖所就必潔淨。」這是一個保證，承諾聖殿將從褻瀆中恢復，並重新開始正常的祭祀活動。
2. 實際時間的解讀
(1) 爭議：雖然「二千三百日」字面意思是六年多，但由於原文可譯為 2300 次燔祭，將時間減半為 1150 日（約三年多）的解釋與歷史事件（公元前 168 年底至 164 年底聖殿被玷污和潔淨）更為吻合。
(2) 象徵意義：最貼合《但以理書》整體思路的解釋是將其視為象徵性的三年半，這是本書中代表「選民受苦時期」的標準數字。
3. 數字的核心信息
無論實際天數如何，這個數字傳達的核心信息是：
(1) 邪惡有期限：惡勢力（安提阿古四世）的權勢是短暫的，終將過去。
(2) 忍耐與希望：上帝已設定終點，選民必須忍耐等待，因為上帝最終必然會伸張正義，使聖所恢復聖潔。
三、但以理書8:1~14經文釋義
這段經文是在闡述《但以理書》第八章中關於世界帝國的興衰以及安提阿古四世的暴行，將這些事件視為末世最終預言的預演。
（一）異象的結構與帝國的更迭
這段異象發生在波斯境內的書珊城，它目的在更詳細地解釋第七章中列國興衰的預言。異象首先展現一隻雙角公綿羊，象徵著瑪代-波斯帝國，其中較大的角代表波斯掌握主導權。隨後，一隻從西方極速飛奔而來的公山羊出現，牠頭上的巨大獨角代表完成征服的亞歷山大大帝。當這根大角折斷後，長出的四根角則精準預示了亞歷山大帝國將由他的四位將領所瓜分。
（二）小角的崛起與褻瀆罪行
從分裂後的希臘國度中，長出了一根「小角」，明確指向歷史上的安提阿古四世。他的行為模式被視為未來末世最終暴君的預演。他的罪行極其嚴重，不僅威脅到屬天的領域，更對神榮耀之地（以色列）及他的追隨者發動攻擊。他中斷了對上帝的常獻的祭，褻瀆聖地，並試圖透過廢除律法來徹底摧毀猶太人的信仰體系。
（三）磨難的時限與神聖的恢復
但以理異象明確指出，聖民受苦和聖所被褻瀆的這段時間是被限制的。天使確認這個不潔淨的時期為二千三百個晝夜（約三年多）。這個時限是上帝主權意志下的精確安排，目的在給予信徒信心的確據：邪惡勢力雖然一時得逞，但它的權勢終將結束。這段時間對應了安提阿古四世玷污聖殿，直到聖殿被重新潔淨和恢復功能的歷史事件。儘管如此，作者強調安提阿古的事件並非最終的終結，真正的末世救贖仍將在其後降臨。

